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按中央决
策部署，我国将推动耕地保护考核和粮
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目前自然资源
部正会同相关部门与省级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签订责任书。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11日在
国务院新闻办“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基。推动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压紧

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是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关键所在。去年以
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然
资源部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积
极推动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

“合二为一”。今年初，中央已经印发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考核办法，对考核对
象、考核内容、考核步骤、考核结果运用
等作出了全面规定，考核工作整体制度
框架基本建立。

刘国洪说，总的考虑，一是落实党政
同责，明确国家对各省区市党委、政府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实行
一年一考核；二是突出考核重点，明确对
突破耕地红线等重大问题实行“一票否
决”；三是规范考核程序，设置了省级自
查、实地抽查等考核环节，确保考核结果
客观公正；四是强化结果运用，明确将考
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评价、政绩考
核、审计问责等重要参考，还将根据各地

耕地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实施经济奖惩。
据介绍，目前自然资源部正会同相关

部门，与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
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就做好耕地保护工作
共同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承诺。接下
来，将加快出台考核工作规则、考核评分
细则等配套制度，推动考核办法尽快落地
实施，切实把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终身追
责要求落实到位，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
红线，确保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虎 张奕丹
吉林洮南报道

近日，吉林省白城洮南市瓦房镇振
林村村民黄德义私自建浮桥被判刑的消
息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7月10日下午，吉林省洮南市洮儿河
西岸，面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黄德义表示“我没有罪”。

他认为，自己出钱修建浮桥解决了
当地部分村民绕行几十公里去河对面的
问题，收取少量过桥费是为收回建桥成
本，从未有强制收费的情况。

黄德义所在的振林村，多数曾交钱
过桥的村民说，有桥直达河对岸能减少
出行时间和金钱成本，对他们而言是个
简单的选择题，“别人投入了，该挣钱就
挣钱，也说得过去。”

而来自同村的举报者李先生并不认
可黄德义的说法，他表示在偶有的几次
过桥时，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交钱通行，

“这么多年，收入远远不止他（黄德义）说
的几万块，多的时候一天上千块。”

对于为何举报黄德义，李先生否认
了之前两家人并无矛盾的说法，他称在
举报黄德义之前，儿子曾因“莫须有的拦
路收费”被黄德义举报至派出所。

现场探访
施工队进场修便民桥

洮儿河在洮南境内沿线共156公里，
是洮南市和白城市洮北区的界河。

在洮南境内中上游，河流西岸是黄
德义一家所在的瓦房镇振林村，东岸则
是平安镇安全村。

7月10日，洮儿河西岸边停放着挖掘
机等设备，有施工人员正在平整场地，现
场一名官方人士介绍，这是在为后续修
便民桥做准备。

“修浮桥是为了种地。”黄德义说，之
前，他家在河对岸有90亩开荒地，常常需
要去河对面照顾庄稼。2004年左右，他曾
花费4000余元制作一艘浮船。2014年，
他再次花费10万余元，修建了固定浮桥。

往年4月开河后，黄德义和家人会在
河面架起浮桥，此前帮忙修桥修路的亲
戚会轮班在附近值守收取费用，但不强
制收费，到了夏季汛期以及冬季河面上
冻时期，浮桥都会被撤下。

被同村村民举报后，浮桥被拆，黄德
义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
事拘留，此后他的多位家人亲戚也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黄德义及其他人员于
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体浮桥收取过桥
费；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桥。黄
德义组织排班并制定收费标准，小车5元

大车10元，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过
路费总计比检察院指控数额要多出近一
万元，为52950元，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
罪，判处黄德义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其他17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及缓刑。

一审判决生效后，黄德义一直在申
诉，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7月8日上午，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关于黄德义寻
衅滋事案件，当事人黄德义向吉林省洮
南市人民法院申诉被驳回后，2023年6
月26日，黄德义继续向吉林省白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诉。2023年6月29日，白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对该案立
案，目前正在审查中。

村民态度
多数村民愿意花钱过桥

7月10日，振林村村民老梁坐在挖沙
留下的大深坑旁钓鱼，他对黄德义修桥
被判刑一事早有耳闻。“桥还在的时候，
我要去白城肯定会选择给钱过桥，花几
块钱，少几十公里，你怎么选？”在老梁看
来，有桥直达河对岸，可以减少出行时间
和金钱成本，对他而言是个简单的选择
题，“别人投入了，该挣钱就挣钱，也说得
过去。”

对于黄德义建桥属于“非法行为”
的说法，老梁认为这不是他关心的问
题，“这么久了，这么多年了，有个桥能
过就行。”

振林村离桥最近，与其他村镇居民

相比较，这里的人们对于桥的使用率相
对较高，他们口中的黄德义，正面评价
居多。

“我们和他（黄德义）都是一个地方
的人，大家在一个屯生活几十年，大多都
有亲戚关系，主动给钱、主动收钱、不给
钱、不主动要钱的情况都有，但也没有强
制说要收我们的钱。”村头超市店主越先
生证实黄德义“本村村民自愿交费，从未
强制收钱”的说法，他表示，对于外村村
民过桥收费的情况也能理解，“总要收回
（建桥）成本吧。”

采访中，振林村曾借桥通行的村民
对浮桥多持肯定态度，对于他们而言，这
确实是“花小钱节约大成本”的事。

举报者反对
建桥收费本就是违法

黄德义私自搭建浮桥收取过桥费，
举报者来自同村。

“是我举报的，当时去的水利部门。”
10日晚，在家中谈及此事，李先生并不避
讳自己“举报者”的身份。在他看来，黄
德义非法建桥、非法收费，且收获颇丰。

“2004年的浮船，到2014年建浮桥，
这十年收了多少钱？2014年到2018年，
十几二十人天天守着，一天上千元，算下
来这又是多少钱？”李先生称，建桥确实
方便了大家，他也曾交钱过桥，但建桥收
费本就是违法行为。

2018年10月左右，他向当地水利局
举报此事，一个多月后，涉事浮桥被强制
拆除。

对于为何举报，李先生称，2018年，
他曾和黄德义“闹分歧”，两家发生了一
些纠纷，对方举报了他的儿子，因此他也
去当地水利局举报了对方私自搭建浮
桥。“举报我儿子好多年前拦路收费的
事，但这都是子虚乌有的。当初这边有
沙场，大车要经过，怕压坏了村道，我儿
子才和几个年轻人去拦着不让过，但没
有收费。”李先生说。

黄德义证实了李先生的说法，他表
示，此前和李家确实存在纠纷，曾把李某
儿子“告至派出所”。对于李先生反映他
收入高的问题，他表示过桥者有些给钱
有些不给钱，不存在一天收入上千元的
情况。

7月10日，黄德义站在洮儿河岸边
讲述他修建浮桥始末。

7月10日，洮儿河西岸边，挖掘机在平整场地，官方称是为后续修便民桥做准备。

“私搭浮桥”当事人黄德义：
希望恢复原有教师工作

“私搭浮桥案”连日来持续引发大
量关注，网传的“强行收费”“私挖河槽
毁路”情况是否存在？7月10日，在洮
儿河岸被拆除浮桥原址附近，黄德义就
相关争议予以回应。

记者：家里人是否支持你建桥？
黄德义：家里人都不太支持，因为

投资挺大，不知道能不能挣回来。我当
时想一家筹一万块钱，都不干。我大哥
借我一万，我三哥借我一万，我四个侄
儿一家借我一万，就六万了，完了之后
我再加点积蓄，真的就凑够十多万。

记者：其他被判刑的17人都是你的
亲戚吗？他们是否参与修桥或收费？

黄德义：我媳妇和儿子，还有我哥、
我侄儿、侄媳妇、亲家……他们参与了
修桥修路，当时我也没钱，我说轮着值
一天，就算是工钱了。最小的是我儿
子，那年24岁，最大的快70岁了。

记者：除了你之外，洮南市一带还
有人自己修桥吗？

黄德义：有，我自己走过就有七八
个，都是村民自己建的，现在都拆了。

记者：有网友质疑你在架桥后把河
槽上原本可以走路的地方挖开，让大家
只能从浮桥过河，这是否属实？

黄德义：那是不存在的，（河道）只
有2008年和2007年的几天没水，其他时
间河里都有水，不存在挖开不挖开的。

记者：有网友说秋收运粮时会涨车
费？

黄德义：没有这事，咱没有规定，你
要多了你就多给，少了就少给，不给就
拉倒。

记者：判决书提到河边建有彩钢房
和地秤，是否是用来称来往车辆重量的？

黄德义：我儿子开家庭农场，是装
农机具的，里头有秧机、收割机，要不太
阳晒、风吹会损耗严重，（地秤）称自个
儿的粮食，卖稻我自个儿心里有数。车
过秤收费有啥用，就五块钱。

记者：一审判决下来为何不上诉？
黄德义：他们不应该判我刑。那天

（有人）和我说不能上诉，今天也碰到一
个说不上诉的，（担心）重新把你拘回来
判实刑。

记者：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黄德义：我是乡村教师，在振林小

学干了30多年，在瓦房中心校干了几
年，我40年教龄了，语文数学都能教，现
在就是干零活。我的子女都受影响，给
我造成很大伤害，（希望）我这案子能改
判，恢复原有工作。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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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将“合二为一”

对突破耕地红线实行“一票否决”

吉林洮南村民私搭浮桥被判刑

举报者承认两家有恩怨


